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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突遇山洪,35位驴友命悬一线

布置工作的话音刚落，得悉已有人获
救，指挥长等人连忙前去安抚。

在一张简易木床上，落汤鸡似地坐了
三个人，一男两女，衣不蔽体，蜷着一团，据
说随身携带之物全被洪水卷走。细问之下，
方知三人并非认识，只是相约于名为“驴
友空间”的网络上，结成驴友，集体拥有一
QQ，名曰“死了都要走”。说话间，有人
找到驾车运来驴友的客车司机，司机语
焉不详，却提供了一重大信息：尽管驴友
彼此不认识，且均用的网名，但临行前大
家买了保险，可据此判断进峡人数及真
实姓名。指挥人员如获至宝，按保险名
单，一一落实驴友身份及人数。

这时，有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原
来又有人得救，是一女性，身着泳装，披
头散发，伏在一军人背上恸哭不止。医
护人员蜂拥而上，一边体检一边安慰。

随后，又有一女性被救回，开口便问：“同志
们还好吗？”众人齐答：“还好。”又问：“我老公

还好吗？”众人回答：“也好！”当时，指挥中心已经
得知，这次进山的“同志们”共有35人，目前仅6人
生还，已打捞到7具遗体，其余人员生死未卜。事实
上，大家连她是谁还不知道，又何尝知道她老公是
谁？众人如此回话，无非是善意的谎言安慰她而已。

7具遗体收拢，众人只能匆匆一瞥。从出事地点
潭獐峡“一线天”被山洪席卷至此，遇难者大多已遍体
鳞伤，面目全非。

细心的人发现，得救者中，女性居多。而遇难者中，
男性居多。何至于此？原来，过“一线天”时需要下水，为
保证女性安全，多名男性驴友将救生衣物主动让给了女
性，自己泅水而渡，孰料途中突遇山洪来袭，不幸遇难。

（二）

反复核实，还有12人下落不明
指挥中心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在密匝的警车、消防车、120

救护车和抢险应急车缝隙间，又走出了一些军人和刚获救的驴
友。驴友们衣着凌乱，大多一脸茫然惶恐，一身的擦伤剐伤，有的
流着殷殷鲜血，有的浑身透着乌紫。

“清点人数，按保险花名册对号入座。”经初步核对，此次获
救共计9人。其中一人被保险名册弄错了性别，另两人系顶替
他人指标前来的非“驴友空间”人员。获救人员被悉数送往医
院。遇难人员一时无法运走，当地殡仪车已不够用，只能安排
万州民政局支援。

此时，据说中央电视台已播报了事件相关新闻，于是若干
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一家电视台要求现场连线，一个操普
通话的人要我通报救援情况，一个自称志愿者的人要我明确告
诉他前来的方向，一个请战的搜救协会要求来现场展开营救，
还有人问现场需不需要直升机……指挥部一群人掰着指头，一
个个计算人数：部队救了多少，前方村民报告发现多少，遇难多
少，算去算来，凑到了34人，还有1人失踪。仅就搜救工作而
言，这一结果算很有成效了。结果很快报给区政府和市政府。

正当大家准备长舒一口气的时候，指挥长拿起电话，再次督促
各部门核实获救人员。原来，因信息不畅，刚刚在掰手指时竟重复
计算了获救人员，重新核实后发现，还有12人下落不明。这可不
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12条鲜活的生命，怎能说没就没了呢？

纠正！纠正！纠正！数据一级级纠正后报了上去。

（三）
侥幸生还，他被困悬崖10小时
晚上11点过，一位部级领导赶到现场。短促的会

议，界定清楚了两件事：一是这群驴友不是正规旅游团
体；二是他们的目的地是非开发和开放区域，当然他
们也没购买门票。

明确了这两点，事故便定性为“自然灾
害”。相关领导要求：全力搜救，活要见人，死
要见尸。于是，150名消防官兵和公安干警

被分成多个小组，轮番进山搜寻。同时，
发动万州和云阳当地干部群众，展开

地毯式查找。
其间，请了一位不同寻常的

人来到现场。此人叫王平，是
火山峡漂流接待站的厨师，
他是自发参与救援并第一

个救到驴友的英雄。当时，他在河岸边发现峡谷里冲出4个人来，
不由多想便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他刚买的两千多元的新手机也跟
着“跳”到了河里。水中的王平手疾眼快，左手薅到一个，右手薅到
一个，奋力往岸上推。上岸后他才发现，其中的一个男性已没了呼
吸，而另一个女性还在喘气。他赶紧倒提起女性一阵乱抖，女驴友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得救了！等到转身准备再次跳入水中时，河水
已上涨了40厘米，刚才还漂在水面的人已没了踪影。

一位放牛的老人告诉大家，他看到驴友进峡时有说有笑，
经验和良知迫使他不厌其烦地提醒驴友们：“今天要下雨，进峡
很危险，还是赶快回去吧！”然而驴友们没听劝阻，继续前行。

一位网名叫“烟花”的获救驴友告诉我们，他是万州人，本
不想参加这次冒险，奈何网络上的兄弟姐妹都到了，他也只能
参与。他们第一天夜宿万州附近，第二天一早从梨树乡进峡。
他一直走在队伍最前头，走着走着，发觉队友没跟上来，于是回
头一探，险些把魂吓掉：原来，峡谷中一股两三米高的“齐头水”
正朝他们急速涌来。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拼命往悬崖高处
爬，凭借户外攀岩时练就的本事，他居然一口气爬了几十米
高。等到想下来时，却发现脚下已是万丈深渊，无论如何下不
来了。他打110报警，然后给朋友发求救短信。后来，手机没信
号了，但还有电，当消防官兵夜间搜救时，他在对岸使劲晃动手
机荧光屏，终于被发现。

消防队陈副支队长描述了救“烟花”的情形。当时，他们发
现河对岸有人，于是用40米长绳吊了一个消防战士渡河去救，
结果绳子不够长，只得把人拉回来，系上第二根绳再放。好不
容易到了谷中，可刚一下水便“轰”的一声，湍急的河水一下子
把消防战士冲跑了。拉绳，放绳。又拉，又放……历经九次，才
将“烟花”救回。

事后得知，“烟花”是生还的最后一人，从报警到得救，他足足
在悬崖上呆了近10个小时。我现在还能想起他见到我们说的第
一句话：“下半辈子，我只有好好工作，来感谢党、感谢政府。”

（四）
争分夺秒，16名驴友重获新生

12日，零点后，指挥部又开了一次营救准备会。大家分析
后认为，山洪袭来时，驴友被困在事发地上游的可能性不大，搜
救重点应从陆上转到水上，从上游转到下游。

凌晨1点多，又来了一拨新人，到了就打开笔记本边询问边
写稿，原来是新华社记者到了。

凌晨两点，我领了新任务：从万州调运大网到云阳，准备安
在长江口拦截遇难者遗体。接下来，又是一个通宵。

早晨6点，天刚放晴。船艇大队官兵带橡皮艇到达潭獐峡，
开始寻找遇难驴友。搜救结束，他们只带回了捡到的四个救生
圈。此时，从涪陵调来的水下搜救专家也已到达，他们背着氧气
瓶潜到水下进行搜索作业。我们站在岸边焦急地等待，只看见多
只拖鞋、球鞋和皮鞋漂浮在水面。这些鞋，昨天还是和主人在一
起的，但现在它们已找不到主人，只得在水里茫然地随波浮沉。

上午10点开始放水找人，公路上、人工湖里的橡皮艇上全是
搜救的军人。拦河坝的闸门打开两个多小时后，湖中淤泥里发现
了一位女性遇难者。直到人工湖满满的一湖水放干，湖中再没发
现第二具遗体。指挥部还是担心搜救有遗漏，又派出两队人
马，一队拉着渔网来回在淤泥中搜索，一队拿着棍子在湖中一寸
寸寻找。然而，奇迹没有出现。至此，尚有5人失踪或下落不明。

这时，一位自发参与搜救了整整一个晚上的年近七旬的老
农报告：他感到峡谷的某处应该还有人，而且是5个！一片死寂
的指挥部突然出现了希望和生机。劳累一晚的老农自告奋勇，
走在前面带路。临走时，他使劲往身上揣干粮和水，指挥人员
大惑不解。他解释说：“不是我吃，一会儿救到他们了，得给他
们吃，因为他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了！”

遗憾的是，最终他们仍然一无所获。搜寻范围只好进一步扩
大。搜救人员逐渐往拦河坝以下、长江口以上分布。为方便搜寻，
拦河坝的闸门再一次被关上。直至15日，35位驴友遇险，16人获
救、16人遇难、3人失踪。此次搜救，共出动武警消防官兵、公安干
警、医护人员和当地干部群众等1500多人，出动车辆数百架次。

12日黄昏，我们离开泥溪。返程路上，听说万州附近的开县
（今开州区）发生泥石流，4死1失踪。不由得感慨，在大自然面
前，人类实在太过渺小，我们应珍重自然、更应珍惜生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万州潭獐峡突遇山洪暴发
几十名游客被困，生死不明……

14年前，我们搜救35位驴友
□汪渔

2009 年，我在
重庆市万州区政府
办公室工作，任务之
一，是负责政府主要

领导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假
日不休和熬夜不眠，成为常态。

7月10日又是夜班，熬了
一个通宵。

11日，天亮不久，突接值班
室报告：万州潭獐峡山洪暴发，
几十名游客被困，生死不明
……赶紧叫司机、调越野车，收
拾水靴、电筒、卫星电话和对讲
机，并通知公安、消防、记者以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路上，大雨瓢泼。越野
车跑得很急，人在车内不断地
弹起又回落，有几次车都差点
簸到岩坎下去。大约两小时
后，车抵云阳龙角地界，但见
泥溪（长江支流）之水浑浑黄
黄，莽莽苍苍，扑面而来。途遇
河水翻坝，一道瀑布横空出
世。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只有
倾盆的暴雨和狂躁的山洪。

救援指挥中心设在火山
峡漂流接待站。接待站地处
潭獐峡与泥溪交汇口，上望
是一眼不能到顶的大山，让
人实在担心一旦出现岩崩
或泥石流，接待站将会顷刻
被夷为平地。山壁上，诗意地
刻着“南三峡”三个斗大的红
字，连接对岸的是一座“甩甩”
木桥，凌空飞架，险象环生。
区领导一到现场，立即会同
云阳当地成立联合指挥
部，下设搜救、医疗、善
后、后勤等组，一一明
确职责。这场发生
在 14 年前的搜
救行动，旋即紧
急展开。

获救驴友（右二） 新华社发

重庆市搜救官兵从潭獐峡河谷左岸一
处悬崖边经过

获救
驴友（右
一）在救
援人员帮
助下走出
峡谷。

亲历


